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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城市底片

家在南山路 6688弄
□记者 张翠玲

编者按：洪南山宅旧改地块的老百姓即将拥抱美好新生活，这里的城市面貌也即将发生
改变。 趁历史的车轮还没走远，未来将至，本报记者走进洪南山宅地块，与原住居民聊天，用图
像，用文字，为城市留下一张张珍贵的底片。 也许，这些底片某一天再度显影，就是历史与人文
的复活与传承。

进门要开灯 愁还不如笑

媳妇熬成婆 盼来换房时

在上海，不仅有陆家嘴、外滩的高楼林
立、热闹繁华，还有一条条充满人间烟火气的
弄堂。这一条条犬牙交错的小巷子，犹如血管
一般密布在这座城市的肌体里。住亭子间、烧
煤球炉、用手拎马桶，是多少上海家庭日常生
活的真实写照。人们穿梭于这小巷子，感受到
的是这个城市光鲜亮丽之外的一面。

上海居，大不易。住房，曾是人们心中的
一处痛点。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难，需要政策、
时机和好运气，更需要机关干部、各单位和老
百姓一起，直面旧改征收———曾经的“天下第
一难”，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2月 17 日，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传

来好消息，《静安区洪南山宅地块旧城区改建
意愿征询公告》新鲜出炉，这对有幸被圈中的
居民来说，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老百姓改善
住房条件的希望就在眼前。在公告中确定了
本次征收范围：东至规划育婴堂路、南至中华
新路、西至共和新路、北至南山路，占地面积
约 54770 平方米。

2月 23 日，洪南山宅地块旧城区改建意
愿一轮征询以 99.63%高比例通过，芷江西路
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马士威当场
宣布洪南山宅地块旧城区改建项目正式启
动，这标志着洪南山宅地块旧城区改建工作
迈出了第一步。

按照相关流程，第一轮征询过后，芷江西
路街道和各单位会陆续开展调查摸底、方案制
定、房屋评估、第二轮征询等工作，以“公开、公
平、公正”为原则，依法依规、有序高效地推进
旧城区改建后续工作，尽最大努力与老百姓齐
心协力，改善居住环境，共迎美好生活。

截至记者发稿，洪南山宅地块征收工作
的评估公司已选好，自主报名参加听证会的
居民名单也已确定并公布。一系列流程过后，
最终将开展洪南山宅地块二轮征询，若达到
90%的生效比例即可成功进入搬迁期；若到
达不到 90%的生效比例，旧改征收就随即终
止，5年内不再启动。

背景：

口述 许玲娣 整理 张翠玲

在我 70 岁这一年，终于有希望换新居！
当年，我刚刚嫁到南山路 68 弄 6 号时，就听
婆婆说起这一块要拆。现在，我都当婆婆十多
年了，才真正盼来这一天。

我的婆家房屋是三层的自建房，每一层
二十多平方米，狭长的空间利用率并不高。婆
家共有 6兄妹，目前，住在这里的就有 9口
人。我的小姑子住 1楼，小叔子一家 3口住 2
楼，我和老公住 3楼。我儿子一家 3口则暂时
蜗居在屋顶搭的一方空间里。一大家人的换
房需求十分迫切。

1970 年，我从上海出发以知青身份去安
徽插队，在公社大队遇到了同是上海知青的
老公。1978 年，我顶替了父亲在重庆的工作
岗位，结束了知青生涯。1980 年，我和老公结
婚了。后来，赶上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我生了
一个儿子就没再生了。

家在上海，工作在重庆，儿子留在上海由
婆婆帮忙带，我和老公、儿子开启了双城生
活。

那时候规定孩子的户口随母亲，由于我
的户口调去了重庆，这导致我的儿子在上海
连一天幼儿园都没上过，因为没有报名资格，
哪怕我们一家都是上海人，这也真的是一个
不小的乌龙。
我每年有 20 天的探亲假，这是两地分居

的日子里，唯一能与儿子、老公相伴的幸福时
光。

1987 年，我回沪上班，在一家位于延长
路上的国营单位的铀承厂锻工车间做施水
工，虽然车间温度高，夏天有 38摄氏度以上，

用鼓风机吹风降温，效果不佳且噪声大，但是
一个月能有 37元的薪资，对当时的普通工人
来讲，这份待遇不薄。

退休后，我从里弄小组长做起，后来做了
两届里弄卫生干部，我很热爱也很熟悉这里
的人和事，对这里很有感情。

南山路 68 弄北通南山路，南至中华新
路，小楼错乱比肩，户对户开门，街坊邻居都
是四五十年的老熟人，特别是我们有一帮好
姐妹，常常聚在一起边摘菜边噶讪胡，好不热
闹。

许玲娣 许玲娣和姐妹们在弄堂留影

口述 何会娣 整理 张翠玲

我今年 68岁，1978 年嫁到南山路 68 弄
1 号，当时的住所是 2间草棚，用砖头和竹篱
笆做成，屋顶上铺稻草，常常是屋外下大雨屋
内下小雨。后来，屋顶上的稻草被一种叫牛毛
毡的材料换下来，光秃秃的牛毛毡优点是能
避雨，缺点是夏天吸热导致室内温度高，也因
为本身分量轻，根本抵御不了台风的袭击。每
当夏天刮台风，一条弄堂里总有几家房顶被
掀翻。大风大雨天里，男人们爬上木梯修房
顶，妇女们扶着梯子递材料，这种场景让人印
象深刻。

1991 年，我们在原址上造了新房，共三
层，每层面积约 22平方米，房屋宽不足 3米，
狭长。房屋高且狭长，弄堂狭窄，屋内进光量
严重不足，白天在家需要开灯。两盏灯同时开
还不够亮，要配三盏才行。

我有一个儿子，老公去世后，我、儿子、孙
女、婆婆一家 4口住在这里。媳妇在外地工

作，每年休假回来小住一段日子。
我在一楼住了几十年，一楼潮湿，经年累

月我得了类风湿性关节炎。我的身体就像天
气预报，快要降温了或者下雨下雪了，我的关
节就发出疼痛信号，以示预警。

1997 年，我在虬江路上的上海光明打火
机厂尼龙生产组上班，属于街道的社办单位，
每天工作 8小时，一天的薪酬是 7角钱。

以前的日子虽然苦，但是愁还不如笑，
好在都挺过来了，不是吗？现在，我的孙女
上初中了，学业基本不用家长操心，而且她
还有游泳方面的特长，比一般学生的学习
时间更紧张，放学后吃完饭就要去训练游
泳，寒暑假也要参加集训。我就负责买汰
烧，照顾好孙女及家人的伙食，准时到点开
饭。

何会娣和孙女 何会娣在弄堂口炒菜


